
怀念我的师友

王竹溪光生和胡宁先生

关 洪

我是 �� ! 年进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的
∀

这一年开学时
,

适逢国家高等教育部审定颁布

《综合大学物理专业教学大纲》
∀

那是一个全面

推行
“

学习苏联先进经验
” ,

并且普遍把这一 口

号理解为
“

凡是苏联经验必定先进
,

必须学习
”

的时代
∀

在这一份当时被认为具有
“

法律效力
”

的大纲里
,

几乎所有各门数学和物理学的基础

课程列 出的主要参考书 #许多课程是全部参考

书∃
,

都是苏联教科书的译本
∀

仅有的两个例外

是
% “

热力学和统计物理
”

课程的主要参考书是

王竹澳先生的《热力学》和《统计物理学导论∃∃,

“

电动力学
”

课程的主要参考书是胡宁先生的

《电动力学讲义》
∀

在当时的情况下
,

他们敢于

把中国人 自己写的教科书摆在苏联教材的前

面
,

这种自尊精神和科学态度
,

的确是难能可贵

的
∀

王竹溪先生 #�� �� 一 �� & ∋∃ 是著名的英国理

论物理学家否勒 #( )于∗+ ,− .
,

�&&�一 �� / /∃的

学生
∀

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狄拉克 #) 0
∀

1

2 挪
,

��3 4一 ��&/
,

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∃和王

先生同是否勒的弟子
,

两人是很好的朋友
∀

王

先生深得否勒学派的真传
,

在理论物理
,

特别是

热力学和统计物理的研究上有很高的造诣
,

一

点也不 比苏联的同行们差
∀

在西南联大时
,

王

先生还担任过杨振宁#� �44 一
,

诺贝尔物理奖获

得者∃的硕士研究生导师
∀

我们人学时
,

他是北

大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的主任
∀

� �  & 年
,

正是全国
“

大跃进
”

的火红年代
∀

中山大学物理系 广州  �3 4 5  

按照教学计划
,

我们班本来应 当修习
“

热力学
”

课程
∀

但在一片
“

拔白旗
”

的声浪中
,

在北大有

个别文科系发动学生撇开教师而自己动手写教

材的
“

先进
”

事迹影响下
,

物理系 的领 导不甘落

后
,

竟把我们当成了一个试点
,

以王先生的教科

书为批判的目标
,

由全班同学们分成小组
,

自己

查资料
,

编出新的讲稿
,

轮流来互相讲授
∀

而在

这种情况下
,

王先生仍然很耐心细致地
,

对我们
’

写出的那些幼稚的
、

错误百出的文稿
,

一点一滴

地提出修改的意见
∀

虽然这种做法
,

也使我们

长了见识
,

学到了一些平时在课堂和书本上学

不到的东西
,

但毕竟是得不偿失的
,

失去的就是

亲身聆听王先生讲这门课的大好机会
∀

幸而
,

我们的这种失落很快就得到了别的

补偿
∀

第二年
,

过热的政治空气开始降温
,

王先

生得以给我们班面授
“

统计物理学
”

课程
∀

王先

生讲课条理明晰
,

逻辑严谨
,

推导清楚
,

语言准

确而又不乏风趣
,

听起来真是一种享受
,

也提高

了我学习这门课的兴趣
∀

期末考试时
,

王先生

出的一道考题
,

是他的教科书里最困难的内容
“

6 定理
”

∀

我相信
,

我完全按照他书上的叙述

#包括所使用的各种符号∃给出 了 回答
∀

考完

后
,

有一位老师私下对我说
,

王先生对我的试卷

特别感到满意哩
∀

一次在课上
,

当王先生在黑板上
,

用近似

计算的方法推导统计物理学的一道公式时
,

中

途停了下来
,

拿起一本苏联物理学家萨莫洛维

奇写 的教科书说
%

在这里他的推导犯了一个错

误
,

把不该忽略的一项丢掉了
,

而这一项的贡献

并不 比前面的项小
∀

然后他继续进行计算
,
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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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近结束时他又再次停下说
%

在这里萨莫洛维

奇在求和时又犯了一个错误
,

不过他这个错误

的效果同刚才那个错误的效果恰好抵消
,

所以

最后的结果是同我的结果一样的
∀

就在前两

年
,

多少知识分子因为说了苏联的科学不够先

进的话而被打成右派啊 , 王先生在这里既坚持

了科学的真理
,

又避免了政治上的麻烦
,

给我们

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
∀

另 一个例子是
,

也在 ��  & 年秋天
,

在全国

各地农业生产
“

放卫星
”

的虚假宣传形势之下
,

国内最有影响的一家报纸找到王先生约稿
,

请

他写一篇文章
,

要从能量守恒的角度
,

论证一亩

地收获几万斤到十几万斤粮食
,

都是不违反科

学规律的
∀

而王先生的回答很简单
∀

他说他只

是一名物理学家
,

不懂农业
,

不会写那样的文

章
∀

后来
,

这家报纸找了另一位名望很高的科

学家
,

把这样的文章写出来和登出来了
∀

其实
,

王先生并不是只懂得 自己那门学科

的一名狭隘的
“

专门家
”

∀

他家的客厅里醒 目地

竖立着一套线装的《二十四史》
,

晚年又编成工

具书《新部首大字典》#�� & & 年出版 ∃
,

足见他在

汉学上的深厚功底
∀

他的外语水平很高
,

曾主

持物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
,

也曾为文化革命期

间的学员上 过英语课
∀

特别是
,

王先生早在

��/ � 年
,

就同生物学家汤佩松合作
,

发表过关

于植物活细胞吸水问题的热力学理论的文章
,

后来被普遍认为是这方面的一项先驱性工作
∀

就在 ��  & 年
,

他还继续发表了对这一间题研究

的新成果
∀

由此可见
,

王先生当时没有答应写

那样的文章
,

完全是因为不愿意为错误的东西

唱赞歌的缘故
∀

他的这种既不趋时势
,

又不犯

时忌的态度
,

充分地表现出一位正直科学家的

高风亮节
∀

在王先生的身上
,

强烈地体现着的

这种真正的北大精神
,

实在是我们在北大求学

时所得到的最宝贵的财富
∀

后来
,

班上分成了几个小组
,

提前参与科学

研究
∀

我参加的是基本粒子理论的科研组
,

开

始同胡宁先生 #�� �! 一�� �5∃ 有近距离的接触
∀

胡先生 是另 一位量 子力 学创始人 泡利 #+
∀

)78,
,

,

��33 一� �  &
,

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∃的学

生
,

那时候才从设在苏联杜布纳的联合核研究

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 回国不久
∀

当时
,

我们 已

经听过了胡先生的流体力学课
,

后来又听了他

的量子场论以及广义相对论等课程
∀

胡先生讲

课思维活跃
,

概念透彻
,

眼界开阔
,

富于联想
∀

虽然他在黑板上写出的公式
,

时常有诸如差一

个正负号或者一个因子 4溯肠样的小毛病
,

但他

反复讲解的基本思想和物理考虑
,

才是真正的

精华所在
,

而这些生动的阐述是在任何一本书

上也读不到的
∀

我们年级是北大理科第一届六年制的
“

受

害者
”

∀

当时的校长先生只对我们简单说了一

句
∀

因为莫斯科大学的学制是  年半
,

而我们还

多了劳动时间等等
,

所以需要学习 ! 年
∀

于是

我们就在本科的最后两年
,

攻读了现在的硕士

研究生的全部课程 9 而所做的学年论文和毕业

论文
,

就分别相当于现在的本科毕业论文和硕

士学位论文了
∀

我在五年级时写的学年论文是

胡先生参加指导的
,

完成之后发表在##: 匕京大学

学报》上
,

成为全年级 /33 多名同学 中
,

在学期

间正式发表论文的唯一 的一人
,

而胡先生指导

的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同学的毕业论文
,

后来都

发表在《物理学报》上面
∀

�� ! 4 年春天开学后
,

已经担任北大副校长

的王竹溪先生
,

有一天向我们布置恢复公开招

考研究生的工作
∀

在那之前的好些年里
,

哪些

毕业生能留下来读研究生
,

不是考取的
,

而是组

织
“

分配
”

和
“

保送
”

的
∀

记得那年全国招收研究

生的计划是 &33 名
,

还要求贯彻
“

宁缺毋滥
”

的

原则
∀

这一数字比现在的博士生招生名额还要

小一个数量级
,

而且从报名到考试只有一两个

月
,

应考的科目又包含有
“

量子场论
”

等现在的

硕士生课程
,

从头复习根本来不及
,

只好靠平时

的基本功夫了
∀

结果
,

我和杨国祯同学一起被录取为胡宁

先生的研究生
,

成为他的人室弟子
∀

胡先生回

国以后
,

��  & 年也 曾受 到
“

拔白旗
”

的粗暴冲

击
∀

但在我们这些学生看来
,

他总是那么和蔼

可亲
,

不摆什么架子
∀

同有些教授不一样
,

胡先

生从来没有开出一大堆参考书籍和文章要我们

�4卷∋期 #总! �期∃



读
,

而是亲
·

自带领我们在国际上 的最前沿研究

阵地巡游探险
∀

��!� 到 � �!4 年
,

我们的本科毕

业论文做的都是
“

色散关系
”

方面的工作
,

即一

种使用复变函数的数学工具
,

来研究散射矩阵

元解析性质的方法
,

在那前后
,

在我们也参加

了的
、

由北大和科学院一共三个有关单位联合

举办的每周讨论会上
,

讲的也尽是这方面的内

容
∀

胡先生早年在国外的时候
,

就做过一批关

于散射矩阵元解析性质的基础性研究
,

产生了

不小 的影响
∀

但是
,

从 �� !∋ 年开始
,

他审时度

势地作出了把科研组研究的重点从自己做过重

要贡献的
“

色散关系
”

方面转移到基本粒子内部

对称性方面来的决定
∀

研究内部对称性的主要

数学工具是连续群的理论
,

当时的理论物理学

家们都不大熟悉
,

到后来才成为研究生的一门

必修课程
∀

就是这样
,

我们几个研究生同科研

组的教师们一起
,

在胡先生的指导下
,

自己学习

群论
,

并且很快就在基本粒子的强相互作用
,

电

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等方向上
,

取得了全

面的众多成果
,

也赶上了国际发展的主流
∀

正

是主要由于这些工作
,

为北京
“

层子模型
”

协作

组的建立打下了必要的基础
∀

��!  年
,

我们还

参加了为后来的
“

层子模型
’

工作做准备的调研

报告
∀

然而
,

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
,

北大物理系

的绝大多数师生
,

都要奔赴农村参加
“

四清
”

运

动
,

只得打消原来准备写一篇综合性论文的计

划
∀

好在那时我同杨国祯在《中国科学》
,

《物理

学报》和《北大学报》等刊物上
,

已经分别发表了

好几篇文章
∀

我们就把它们装订到一起
,

当做

研究生毕业论文交上去了
∀

后来
,

留在北大的一位同学对我说
,

当
“

层

子模型
”

取得令人瞩 目的成绩之后
,

在一些公开

的材料里竟不顾历史事实
,

有意无意地贬低胡

先生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
∀

他曾经想写一

篇文章
,

说明当时的真相
,

但胡先生宽厚地表示

不同意这样做
,

就只得作罢
∀

我想
,

胡先生的这

种淡泊名利
,

宽于待人的胸怀
,

可能也是他能达

到八十高龄的原因之一吧
∀

胡先生总要我们把高质量的文章支持国内

的重点刊物
,

以增强其在国际上 的影响力
∀

这

同眼下在国外的某些刊物发表文章就可以得到

奖励的做法
,

是全然不 同的
∀

而且
,

胡先生 自己

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
,

在国 内多数研究者已经

放弃了层子模型之后
,

他还坚持用这个我们 自

己提出来的模型
,

做出一系列的工作在国内发

表
,

探讨它最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
∀

经过了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初期的洗炼
,

我被分配到了外地一所条件很差的学院
,

一晃

就是 �3 年
∀

在那里找人讨论理论物理都不容

易
,

更不要说粒子理论了
∀

我逐渐对物理学的

历史和哲学发生了兴趣
,

对这方面的问题
,

曾经

多次写信向王竹溪先生请教
,

他都一一 回信指

点
∀

然而
,

我在原来的学术圈子里则几乎销声

匿迹了
∀

�� 5& 年
,

当我重新参加中国物理学会

的活动时
,

许多老朋友和新朋友同我见面
,

就好

像看到了出土文物似的
∀

在这个时候
,

最时髦

的理论是
“

规范场论
” ∀

当我清理从前的笔记

时
,

才重新记起 �� !/ 年胡先生给我 出的研究生

专业课
“

粒子理论
”

的考试题 目
,

就是做一个关

于
“

矢量介子
”

的评述报告
∀

事实上
,

规范场的

量子正是矢量介子
,

胡先生当时已经凭着物理

学家的直觉
,

预见到在这方面将会有重大的发

展了
∀

可惜
,

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
,

无情地打

断了我们的学习和研究
∀

�3 多年前
,

一位朋 友主编一套科学家传

记
,

约我写胡先生的小传
∀

当我同先生联系时
,

他的第一个反应是
∀

如果为了政治 目的要拉我

做陪衬
,

就大可不必了
∀

听我解释说这是一项

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
,

完全是科学界 内部的

事
,

他才答应可以写
∀

又一次
,

当我看到国内几份科学期刊介绍
,

观察到双星系统周期变慢的效应验证了引力波

存在的工作
,

获得了 �� �∋ 年诺贝尔物理奖
,

而

其中没有一篇文章提到胡先生最早从理论上定

量地预言这一效应时
,

决定马上写篇文章
,

宣传

中国人 自己的贡献
∀

当这篇稿子转到了胡先生

手上
,

他写信问我
%

是否把他的工作说得过分重

要了
∀

我回信说
,

外国有专家在 �� & ∋ 年出版的

一本文集上都写了
,

先生 当时的文章
,

是这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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狄拉克科学贡献中的

截 令 属 像

司 德 平 王 彦 海

狄拉克 #)
∀

2 挪
,

�� 3 4一 ��&/ ∃是世界著名

的数学物理学家
∀

他的研究工作主要在量子力

学的数学和理论两个方面
,

他最重要的科学贡

献是于 � � 4 & 年建立了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狄拉

克方程
,

从而获得了 � �∋ ∋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
∀

其实
,

狄拉克巨大的科学贡献深受他的美学思

想的影响
,

让我们在此一睹狄拉克科学贡献中

的数学美和对称美
∀

平顶山市一中 河南 /! 53 3�

一
、

狄拉克方程—
数学美

43 世纪 43 年代末
,

量子力学己经建立
,

用

它来研究和处理微观粒子的低速运动间题取得

了很大成功
∀

同时
,

爱因斯坦建立的相对论
,

虽

然能够讨论粒子的高速运动
,

但在处理微观粒

子的波粒二象性上却无能为力
∀

��4& 年
,

狄拉

克发表了两篇短文
,

写下了划时代的狄拉克方

程
%

勿
。“ 十 ; 沙)∃萝 < 刀尹

,

从而使人们对原子

结构和分子结构有了新的极准确的认识
,

利用

这个方程来讨论氢原子的能量分布
、

电子的 自

的一项
“

开创性的工作
” ,

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说=

最后
,

先生从图书馆把那本外文书借来看过
,

才

点头同意发表
∀

我觉得
,

像王先生和胡先生这样的科学家
,

是真正的爱国科学家的典范
∀

他们的爱国主义

不是停留在 口头上的空洞说教
,

而是渗透在 自

己的科学和教学活动之中
∀

姑不论他们在半个

世纪前从欧美回国
,

以及对国内物理学研究和

教育工作所做出的巨大贡献
,

就是在平时的活

动里
,

也处处体现着真正爱我们祖国的精神
∀

胡先生时常用古语
“

学而不思则周
,

思而不

学则殆
”

来勉励我们
∀

他屡次强调
,

在教学中一

定要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
,

否则不可能真正学

懂
∀

后来
,

他在为我的《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》

#�� � 3 年出版∃一书所撰的序言里写道
∀ “

我认

为这是一本有益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参

考书
∀ ’

我很高兴
,

经过了这样那样的多年磨难
,

我依然无悔地坚持着的独立思考精神
,

得到 了

先生的这种肯定
∀

� � � ∋ 年初
,

我为了一个项 目
“

量子力学的

教学研究
”

申报
“

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

果
”

国家级奖励
,

打电话请胡先生到广州来主持

鉴定会
∀

已是 55 岁老人的他
,

很爽快地答应

了
∀

来了之后
,

他对我们的一位校长和一位系

主任说
%

如果不是为了关洪的事
,

他是不会再到

广州来的
∀

实际上
,

这是他最后一次出远门了
∀

先生对我
,

真是恩重如山啊
∀

�� � & 年  月参加母校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活

动
,

念及王竹溪先生已离开我们 巧 年
,

而胡宁

先生新丧
,

感触良多
,

因撰此文
,

聊作纪念
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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